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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回第四回  洽深情香盒俱軟玉　持正論淑德立賢箴洽深情香盒俱軟玉　持正論淑德立賢箴

　　　　話說赦、政二公、賈母將賈夫人托夢會敘相符，恰值王夫人、李紈等來請安，賈政向王夫人道：「事已定准，還叫大媳婦

說給甥女兒知道。」說畢同賈赦退出。賈母將夢中的話說與眾聽，又向鳳姐道：「你姑媽說：鳳丫頭是不信這些神鬼的事，他於今

實在有這鬼話，對我說了，問你信不信。」鳳姐夜裡已經吃驚，又聽賈母傳示賈夫人的話，嚇得寒毛倒豎，形色改變。忙道：「我

通共多大年紀？知道些什麼？姑媽今日教訓我，才算知道了。以後不但我不敢不信鬼神，還要勸人敬信。咱們姑老爺、姑太太更是

有靈應的。」

　　再說李紈來到瀟湘館，黛玉早知來意，一面讓坐。李紈道：「昨兒大老爺寫了書啟焚化，又虔誠禱告，夜裡老太太就夢見姑太

太來了。」便把賈夫人向賈母所言一一表述，又將托夢赦、政二公的話一樣相同也說了。黛玉心中暗喜，外面卻不動聲色。紫鵑、

五兒聽說，喜逐顏開。黛玉道：「璉二嫂子只當我爹媽未必靈驗，今日才知道呢。」李紈道：「他此時不敢不信了。」黛玉道：

「人生在世，敬天地，禮神明，存好心，作善事，不欺暗室，冥冥之中，鬼神呵護。豈可不信？於今世上有一等惡人，嗜慾熏心，

害人利己，外面矯情於譽，卻像正直無私，連鬼神都不怕。殊不知他暗中害怕，比人更甚。二嫂子不信鬼神，乃是他假飾的話，欺

人罷咧。」李紈道：「你竟是個賽孔明。果然，先前老太太將姑媽的話對他說，他嚇的了不得。」

　　正說間，探春來到，因前次隨賈母來，末合黛玉敘話，一面說道：「林姊姊，我今日特來瞧你，可更好了？」黛玉道：「多謝

你記掛，我近日精神氣血比前都好些。」李紈、探春齊道：「不但如此，你自己對鏡子瞧瞧，那裡再找的出這朵出水芙蕖。」黛玉

臉上微微一紅。探春道：「閒時人說二嫂子不怕鬼，都是假的。老太太把姑媽問他的話說了，只見他嚇得甚麼似的。」李紈道：

「我方才說過，鳳丫頭已敬服的了不得。」探春道：「姑媽是何等人？自然赫赫有靈。怨不得老太太時常想念。」忽見黛玉眼圈一

紅，探春忙格別話岔開。二人坐末多時，一同回去。

　　且說賈政擇定三月吉日，寶玉、黛玉夫婦完姻。新房東邊，寶釵住宿。此屋頭進係四合兩翻五間，兩邊廂房通連，房上有串

樓。二進、三進、四進如前一樣。主宅兩旁，餘房幾十間。今將西邊正房重新裝飾，作黛玉的洞房。裡外前後四間，一併通連，另

用檀梨細雕格子曲折隔開，中設紫檀嵌八寶螺鋼大床，四面設著妝台、椅機、書幾、書架、炕榻、衣廚、春台、桌幾、巾架等物，

無不精巧富麗，說不盡繡箔銀屏、瑤壺寶鼎，驚張裴翠，帳掛蕪蓉，各色已備，專候吉期。

　　再表公道在人心，閱府大眾見這件喜事，人人快樂慇懃。因寶、黛二人生死結成夫婦，千古難逢；二人的才貌相當，一時罕

有。所以大眾同心，不謀而合。

　　有一日，傻大姐站在遠遠的，向玻璃道：「姊姊，我問你句話。你可又要打我？你要來打，我就跑了。」玻璃道：「傻丫頭，

問話何妨？為什麼打你呢？你到底問什麼話？」大姐道：「於今寶二爺快娶林姑娘了，我還是叫林姑娘還是叫寶二奶奶？這裡有個

寶二奶奶，他們兩個人到底怎麼叫法？我又問你，可又要打我？」玻璃道：「頭裡因為上頭吩咐瞞著人，不許吵嚷。你那麼喊著

問，我自然打你。而今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，你問這話又何妨呢？為什麼打你？」傻大姐道：「於今到底怎麼叫才好？」玉釧在

旁，一面開他的心，笑道：「咱們有個叫法，你估量怎麼叫？」傻大姐說：「我因為不知道才來問的。」玉釧道：「你想想該怎麼

叫？」傻大姐將兩隻白眼翻丫幾翻，歪著頭點了幾點，說道：「寶姑娘做了寶二奶奶。林姑娘也做了寶二奶奶。他兩個坐在一塊，

叫這個那個答應，叫那個這個答應。不明不白的，怎麼好？我想把寶二爺的名字分開了，給寶姑娘一個，叫他寶二奶奶；給林姑娘

一個，叫他玉二奶奶。不知你們可是這麼叫？」眾人聽說，都道：「倒是他這個稱呼很好。」玻璃道：「他這傻話算什麼？畢竟要

分個大小。」玉釧道：「你別混說!老爺合太大說，林姑娘是他心裡元定的正配，合寶姑娘姊妹稱呼，都是一樣，無分大小的。咱們
不能混說。橫豎上頭也要吩咐，該怎麼叫就是了。」傻大姐道：「我還要問姊姊：明日娶林姑娘不瞞人，頭裡娶寶姑娘倒瞞人。難

道娶寶姑娘是做賊把他偷來的嗎？」說得人人大笑。大姐又道：「那天有許多人瞧著，誰不知道的？俺府裡的人做強盜嗎？」玻璃

道：「你又混說!我可認真打你。」
　　傻大姐一面走，一面說：「你還是要打我!我就告訴老太太，評評這個理。」直跑到賈母跟前，哭訴方才所說的話。大家見他說
的有趣，拿他取笑。賈母亦笑道：「倒是他這麼稱呼也罷了，叫他姊姊不許打他。」傻大姐轉笑說道：「到底要到老太太面前評理

才好。前回望著林姑娘評理，說了半天的話還不相干。」鳳姐事事留心，忙問傻大姐：「你向林姑娘評什麼理？」傻大姐道：「就

是娶寶姑娘，白問了我姊姊一聲：寶姑娘過來了，還是叫寶姑娘還是叫寶二奶奶？我姊姊嗔著我不該混說，就打我。我跑到園子裡

哭了一陣，遇著林姑娘，我就告訴他評這個理。」鳳姐聽罷，如醉初醒，才明白漏泄前事，被黛玉知道，乃是此人，心中驚異。傻

大姐說完，往別處逛去了。

　　且說黛玉知道吉期已定，驚喜異常。驚者做了賈門媳婦，一切要遵賈家禮則；喜者得與寶玉完遂終身之願。是夜臨臥，焚起尋

夢香，恍恍惚惚，身子已到蘇州，見著父母。林公將賈赦的書與黛玉看，一面囑咐：「此後要孝順翁姑，尊敬丈夫，和睦妯娌，寬

裕下人，一切家政靠你維持，後首事業還要大大興旺。」黛玉一一應諾。賈夫人道：「你爹爹的話，橫豎你多記得。我告訴老太

太：吩咐鳳丫頭，問他信不信，他怎樣了？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已吩咐過他，此時很信服了。」夫人又道：「你既作了人家的媳

婦，你們夫妻和睦，不用我慮。寶丫頭和你一般的姊妹，要同他和和氣氣的。他若待你不直，那是他差了。至於治家事上那些道

理，不用再吩咐了。惟有待下人必要寬厚，規矩卻不可散漫。別像鳳丫頭，威福太過，人人怨恨。這些要緊的話，不可忘了。」黛

玉一一應諾，方才回來。半醒之間，漏已四轉。此時心計已定，安然熟睡。

　　再說賈政為此事十分慎重，合賈赦、珍璉二人一同參酌。賈珍道：「現有國孝，不能彰明昭著的迎娶。前次的事原也不妥，此

次再不可胡鬧。」賈赦道：「你這話很是。於今這麼辦法：不用轎子。以前寶丫頭在園外住，不能不用轎子。此時甥女兒住在家

裡，就照人家養媳婦圓房之例為妥。」賈政道：「大老爺這主見妥當極了。如此辦法，既省事，又不招搖。國孝滿後再開賀，辦幾

桌酒，請請親友就是了。」賈璉道：「橫豎吉期係半夜子時，就用家裡梨香院的孩子們伺候拜天地、送房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也罷

了。」賈璉又道：「倒是林妹妹合寶妹妹二人要定個次序。」賈政撚鬚沉吟，向賈赦道：」這是件最要緊的事，很難。」賈赦道：

「若論親，姑太太合你我同胞骨肉，薛家乃四門以外的親。從前接甥女兒來的時候，老太太就把目下之事久存在心，誰不想著他兩

個係一對子？不過誤在沒有早些說明，那知後來變了封。究竟甥女兒還是十年前大家意中替寶玉定的元配。寶丫頭不好屈他居下，

亦算正配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作養媳婦圓房，就係替甥女兒立個根子。這會兒還聽他們姊妹稱呼，將來百年立木主，甥女為元配居

首，寶丫頭為正配居次。這是一定的道理，一者不負老太太的初心，二者不失咱們手足情分，盡可對得住姑太太了。」賈政喜道：

「大老爺這議論，千古不磨。不但眾心佩服，姑老爺、姑太大都很感激。這話只可咱們四人知道，裡面都不可說。」珍、璉二人唯

唯。

　　恰好寶玉來請安，賈赦道：「此事要給寶玉知道，其餘再不必了。」賈政點頭。賈赦即將所議的話告訴寶玉，只見寶玉合著淚

向赦、政二公磕頭。賈政問道：「這是怎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林妹妹蒙大老爺、老爺這樣高厚的思典，他不知道，只好兒子替他磕

頭。」賈政道：「替你林妹妹磕頭，為什麼傻哭呢？」賈赦道：「他因感極出涕。惟他是個實心孩子，才得如此。但是這話切勿漏

風。」寶玉連連答應。

　　各人散後，寶玉回到房中，躺在炕上出神，心中細想：「我生長十九年，只覺老太太、太太疼愛我甚於老爺，不過飲食、衣

服、寒燠、姑息溺愛而已。及到要緊關頭，全不能體量我的心事。即如娶寶姊姊過來，不問我願意不願意，強壓著我的頭做了。此



時娶林妹妹，老爺合大老爺費盡神思，體貼咱們二人的心意。這般思典，如何報答？惟有從此發憤攻書，努力進取，博得一第，以

顯父母，方可塞責。」

　　寶玉一念之誠，果然感格上蒼，日後榮登極品，由此而興。大凡人家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義婦順、上行下效，捷於影響，

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道理，總從家常日用依乎中庸而得。此書父慈子孝、夫義婦賢、家道興隆，賈政、寶玉、黛玉

是個榜樣。

　　閒言少敘，再說到了十四日，大家女人進園，簇擁著黛玉來至賈母房中。寶釵已於前一日避回家了。晚飯後，大眾將黛玉扶入

新裝的洞房內，開臉梳頭，戴著家傳的赤金裝珠嵌寶一品鳳冠，穿著大紅五色刻絲雲龍臥海夾時花的蟒服，係著西湖水洋縐滿繡五

色雲龍夾花片金鑲邊蟬裙，外罩翠藍地三色金刻絲雲鶴霞帔，掛著羊脂玉赤金鑲圍帶，披著天青緞三藍蟠金菊花瓣雲肩，尖小平直

周正大紅緞彩繡鞋，嬌黃繡三翠膝衣。妝畢，大家仔細端詳。賈母、王夫人喜歡自不待言，眾人贊不絕口。』因生成這般乾嬌百媚

的天然妙貌、豔麗仙容，人間罕有。追溯寶釵妝新的樣兒，迥不及矣。寶玉亦按國公一品服色頂帶起來，在廳上等候。

　　交到子正，兩行細樂悠揚，四十名豔妝俊美丫頭各執宮燈兩旁照路，簇擁著黛玉來到榮禧堂中，又引寶玉並立於香案之前。眾

樂齊作，兩人同拜了天地，又進二堂拜祖先容像，再雙雙引入洞房，交杯合巹，撒帳坐床。爭來看者，你進我出，擠擁不開。寶玉

喜得不知所措。停了一會，人散了些，鳳姐對寶玉道：「寶兄弟，怎麼還不替新娘子揭方巾？」寶玉心想：「林妹妹不比寶姊姊，

不可造次。」心裡又急急的要瞧瞧，被鳳姐一提，忙過來將方巾揭開。一見黛玉儀容，心眼出神，不覺失驚道：「呵哼!」忙又咽住
了。眾人不解所以，惟黛玉心內想道：「寶玉此番回過來的形容，神采飛越，比以前又高許多，我益加愛他。他見我比前亦不同，

自然格外愛我。未曾檢點，以致失驚打怪的。他這傻處，竟還未改。」慢言黛玉心內思維，再說鳳姐見寶玉這般光景，笑問道：

「寶兄弟，你這是怎麼？難道還疑心不是林妹妹嗎？這會兒沒有你的事，出去逛逛，讓咱們鬧新娘子。

　　寶玉到外邊混了半天，進來找著襲人說道：「你瞧瞧這架鍾，又走慢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怎麼抱怨鍾走得慢？是你心裡急罷咧。

只怕這鍾就像擂鼓似的快法，都趕你心裡不上。要鍾走得快也無用，天上的太陽可能夠叫他快些落下去？我知道你心裡急巴巴的，

恨不得一會兒就晚了才好。還有大半天才晚呢!」寶玉摟著襲人道：「你真真是我的心內蟲兒。」襲人合寶玉附耳低言，不知說些什
麼，寶玉只管點頭。

　　好容易等到晚酒之後，寶玉到賈母、賈政、王夫人前行過禮，再入洞房。寶玉進裡間更衣，紫鵑跟來，悄向寶玉道：「姑娘叫

我對二爺說，這幾天千萬別當著人合他說話。可憐姑娘害臊的了不得，橫豎有話慢慢的再說，二爺合姑娘彼此心照就是了。」寶玉

連連答應，又笑道：「我合你姑娘今兒竟『同鴛帳，難為你疊被鋪床』了。」紫鵑一笑，又低低說了幾句。寶玉說：「我才知道。

」紫鵑忙搖搖手，同寶玉出來。一切安排停當，黛玉坐在床沿上，紫鵑伺候寬褪衣衫，遞過茶水，將繡幔放下，自回廂房去了。

　　寶玉隨即進了繡幔，同黛玉並坐相顧，兩人心中無限的話，不知從那一句說起。寶玉將身靠近黛玉，黛玉將要挪開，寶玉拉

住，低低說道：「妹妹，我因為有句話說，所以靠近些，你千萬別動。我今日見了你，不知要把你怎麼樣才好，心裡樂極了，又不

知怎樣才好。你可是這麼樣呢？」黛玉低低說道：「咱們心意相同，不言而喻。」

　　寶玉喜不能禁，便道：「咱們的話再說，妹妹連日乏了，早些歇罷!」黛玉道：「你先請。」寶玉寬衣，穿著貼身褂褲上床，擁
被坐待。黛玉亦褪了長衣，穿著短襖，要進裡首被中。寶玉忙攔住道：「妹妹，你我百年吉利，今宵為始。古語共枕同食，到底要

應個景兒，再聽你的便也使得，別辜負了上人的思典。」黛玉只得坐入外首被中。寶玉又爬過來，同黛玉並坐。黛玉道：「紫鵑的

話說過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說了。」黛玉又道：「先前紫鵑合你在裡間笑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合他說：『我合你姑娘今日竟同鴛

帳，難為你疊被鋪床。』因此而笑。」黛玉亦笑道：「你竟想著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這會兒可還生氣？」黛玉道：「彼一時，此

一時。」寶玉道：「彼時未免唐突，此時咱們效個鴛鴦于飛，何如呢？」黛玉會意，忙道：「今夜不早了，連日辛苦，我要歇了。

」寶玉道：「妹妹既已困倦，不敢勉強了。」黛玉見寶玉委婉如此，心中益加愛敬，細想：若即迎合其意，初次同裳，羞澀太甚，

且恐近於輕薄，所以推卻。寶玉只得睡下，貸玉亦已就枕。

　　停了一會，寶玉翻騰難寐。黛玉道：「你還沒睡熟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暖的很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覺很暖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的小

襖可以脫了。」一面替黛玉脫襖。先前睡下的時候，已覺香氣融融，此時黛玉除了襖子，身上的芳香，聞之欲醉，憶及從前靜日玉

生香的事來，笑向黛玉道：「你身上的香，我違別已久，此刻聞著，比以前格外濃些。紫鵑說你那寶珠紅的可愛，今日才知道，把

我瞧瞧。」黛玉道：「安靜些睡罷!明日再瞧。又別鬧的格肢人，我可不依。」寶玉道：那是小孩子的混鬧。於今只要妹妹將褂襟解
開，我聞聞香就可睡熟了。」果然黛玉解開褂襟，寶玉閉目凝神，漸入黑甜，黛玉亦不知不覺睡沉了。交到四鼓，二人似醉非醉

的，臉貼臉，相偎相抱而眠。

　　及至醒來，天已黎明。寶玉道：「妹妹，我合你這是不期然而自然的了。」一會天已大亮，黛玉道：「放我起來罷。」二人方

才披衣起坐。寶玉將帳掛起，把黛玉心前的寶珠細細端詳了一會，下床代黛玉穿好衣裳，再開房門。紫鵑等伏侍兩玉盟漱，喝過參

葉茶、冰燕湯，同往上房請安。

　　此時賈政、王夫人方起，已見兩玉齊至，心中甚喜。兩玉又往賈母處走過，方回來同吃早飯。雖不開賀，而親戚本家相好多來

送禮道喜，絡繹不絕。

　　是日早飯後，大眾都在新房裡坐。鳳姐有意要怄黛玉，走近黛玉面前，眼睜睜覷著黛玉的臉笑道：「老祖宗，今日再細細的瞧

瞧新娘子，越加好看了。」臊得黛玉滿面紅雲，只得低頭不語。賈母道：「罷呀!你林妹妹害臊，別鬧他了。」鳳姐心中暗暗驚奇，
以為兩玉生死纏綿，結成夫婦，昨夜同偕伉儷，自必雨密雲濃。那知今日細看，他這兩彎似蹙非蹙的蛾眉，還是黛鎖春山，依然處

子。他二人難道不相愛嗎？若這麼著，他二人的脾氣，神仙也知不道了。自此待黛玉格外留心。

　　再說寶玉到了中午，因新房人多，來到東邊裡間躺著，襲人泡了一碗參須茶來。寶玉喝著道：「你千萬叫人吩咐廚上，把老太

太們晚飯早些拿要緊。」襲人道：「這件事急不來，老太太吃飯都要按時候的，怎麼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好姊姊，你代我想個法。」

襲人道：「你今日更急的很了，代你想法，拿什麼酬勞？」寶玉附襲人耳邊說了幾句，襲人搖頭道：「不稀罕。」寶玉又說了幾

句，襲人臉一紅，說：「早呢。」寶玉又說，襲人才點頭道：「但是昨夜你們的事要告訴我。」寶玉道：「還是不相干的。」襲人

道：「誰信你這話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不信，問璉二奶奶就知道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你於今說話更沒有捆兒了。怎麼你們這件事可好去

問他？這是岔到那裡去了？」寶玉又附耳說明，襲人道：「林姑娘固然如此，很難為你熬。」

　　寶玉問道：「你到底代我想個什麼法？」襲人道：「回來我把這屋裡幾架鐘錶都停住了，另外重開，將那針撥早一個時辰，到

那時節就擺飯，老太太們自然早散一個時辰，只有這個法子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姊姊，難為你想這方法，正是偷天之功。」襲人笑

道：「你只有猴著我的本領，今日遇著林姑娘就沒法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別冤枉他，昨夜他合我畢竟還那麼親密。那一天我要合寶姑

娘歇，他硬往裡間走了，才撇得我真正沒法哩。若不是你替他周旋，叫我怎麼好？兩人比起來，還是寶姊姊的心腸硬。」襲人道：

「若林姑娘也像寶姑娘那樣拒絕，你怎麼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若他們都不合我親近，你核豎是我個救苦難的活菩薩，來找你就是

了。」說得襲人臉一紅，各自走了。

　　晚飯後，寶、黛二人進房。紫鵑等伺候更衣、茶水已畢，各人歸寢。兩玉同入羅幃，黛玉只穿著粉紅綢貼身褂褲，寶玉穿著素

綢褂褲。進被時，寶玉已脫得赤身，一面央告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把褂子脫了，舒服些，好睡，又好給我聞聞香。」黛玉雖然羞澀，

怎禁得寶玉百般宛轉，只好半推半就，由他糾纏。寶玉向來借玉憐香，此時待黛玉較之寶釵又自不同，格外溫柔和緩；黛玉亦欣然

相從，綢繆許久，苦盡甜來。兩人如迷似醉，不知所之。及至醒回，正交五鼓，兩人披衣起坐。

　　五兒伺候過寶玉，知道脾氣，聽見說話，忙來問道：「二爺可是要茶？」寶玉點頭。五兒先倒了一杯溫茶，送上漱盂，寶玉漱



過，又遞與黛玉漱了，再奉上一杯參葉茶來，芳香濃熱，擎著茶站在床前侍候。黛玉道：「你且在床沿上坐坐。你合紫鵑不比別的

丫頭，私房裡可以將就，只要心裡有主子就是了。」五兒坐下，將茶遞與寶玉合黛玉喝畢，才退回去。

　　寶玉道：「還有一覺好睡。」黛玉道：「有句話問你。」寶玉道：「以前那些苦惱的話再說。當此春宵良夜，一刻千金，揀那

快樂話兒說兩句，睡覺要緊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是這個意思。你知道我問句什麼話？」寶玉道：「請教。」箕玉低聲問道：「你可

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這樂，自問乃萬古千秋人間第一樂境，永無比並的。好妹妹，你的樂也告訴了我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我意合心

同，還要問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現在這樂所以然的，我竟不能說了。再合你樂個魚水和偕，如何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已效鴛鴦于飛，又

樂魚水和偕，豈不是《毛詩》的文章『鳶飛魚躍』了？」寶玉道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」黛玉道：「又拉上《孟子》來

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魚鳥尚然樂道之真，咱們同樂，性之真，情之正。」於是二人重會陽台。

　　次早起來，乃三朝拜堂之期。兩玉盛服大妝，眾人將黛玉扶出榮禧堂，兩人先參天地、香火祖先遺像，次拜族眾，再請賈母、

賈赦、邢夫人、賈政、王夫人拜畢，又同珍、璉、環、尤氏、李紈、鳳姐、探春、惜春拜後，又受草字輩賈蓉夫婦、薔、會、芹、

巧姐等拜了，再受眾家人男女兩班並丫頭們都磕過頭，然後寶玉、黛玉夫妻交拜，又將寶釵請來，妝束與黛玉一樣，寶玉在東，

釵、黛在西，夫妻三人重新交拜。

　　賈母賈政、王夫人喜溢眉梢，賈府中男女上下觀者如堵。前次寶玉、寶釵交拜，人人納罕；今見寶玉、黛玉交拜，更覺稀奇。

又見寶玉、釵、黛三美同偕，左奇右偶，單鳳雙鸞，看的人望不轉睛，贊不絕口，都說歷來美麗佳偶，無有出其右者。拜畢，大家

才敬。只見焙苫喜的跳進跳出，來旺對他說：「你少興頭些，那裡就這麼快活？」焙若說：「你如何知道？咱們二爺先娶了寶姑

娘，已經樂了，今又娶了林姑娘，更樂了。你想人家要娶這樣的美人半個都難得，他今得了兩個，有一個還是超等的頭兒腦兒，尖

上的尖兒，還不該樂嗎？」旺兒道：「於你什麼相干？」焙若道：「我有這幾個體面的主兒，風光多著哩!跟了一輩子的主子，必定
要個夜叉似的主母才好嗎？」來旺道：「該打!你這麼混拉混吣，看我不捶你。」連忙[趕]來，焙若已跑遠了。
　　是夕寶玉進房，已見繡幅低垂，寬衣就枕。兩人薄醉，春意倍濃。黛玉身上香氣散溢，寶玉貼在身上細聞，一面說道：「才子

書真正妙絕，令人心領神會。『這是道地的『軟玉溫香抱滿懷』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也是個軟玉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卻沒有香。」黛玉

道：「也有些微的香。」寶玉道：「黏了你的，所謂『近朱者赤』，長久下去。我也變成香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變香玉很好，只提

防著大伙兒的耗子來偷你。」兩人一面調笑交歡，今又就熟，其樂更甚。書不瑣贅。

　　到了第四夜，兩人歸寢，黛玉道：「我想回了老爺、太太，將紫鵑、婉香都收在房裡。他們年紀也不小了，再他二人我離不

得。婉香已收定了，紫鵑跟我，眼淚也不知陪了許多，豈肯撇了他？我是這麼想，你意如何？」寶玉道：「你我二人一心。此後凡

你說的、行的，我都是喜的、依的。」

　　黛玉又道：「還有最要緊的話說給你聽：以前你我因心願未諧，終朝憂悶，天大的事都不過問。於今再世重圓，心滿意足。這

天思祖德，並老爺待你我這番苦心，何以報答？你必需巴結到光耀門格，方可塞責。我既隨了你，做這門裡的媳婦，自然盡心竭力

供我之職，方不負你待我之心。況且寶姊姊待我也好，咱們同心合意，代太太整理家務，太太不用操心。你只發憤攻書，徐圖上

進。我知道你的脾氣，最厭人勸你奮志前程的話。萬不得已，也要掙個風流學士。此時到了冠年，可要卓然自立，胸中有些經緯，

才得人推重。寶姊姊已前勸你的話，未嘗不是，但在那時候，你厭聽這些話，所以我絕不提。今日我說這話，估量你肯聽，才對你

說。」

　　寶玉道：「你真是我的知心，幾天前我已想到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怎麼想到的？」寶玉就將赦、政二公所議將來立神主的話向

黛玉說，只見黛玉拿帕子機淚。寶玉又道：「我比時想著，老爺們待你我如此，如何補報萬一？惟有努力進取，必得揚名顯親才過

得去。我那天感極出涕，你今兒也感極了。」黛玉一面拭乾淚道：「你說感極出涕，絲毫不錯。於今大老爺、老爺待我這思典，實

難報答，惟有盡心孝順之外，再加盡心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天大老爺叫我不可漏泄這話，我想若不合你說，對你不住，再要你知道感

激，方不負老爺們的思典。」

　　黛玉一面點頭道：「你所慮者怕我受委屈，要把我越過寶姊姊的分兒，想不出個道理，今被老爺們體會出來，喜出望外。我心

裡原不想階寶姊姊，但得副其位也罷了，今得上人這般提拔我，天高地厚之思，不過如此，以後若不兢兢業業，那就枉為人了。還

有句要緊話問你：自我到這裡來的時候。直到於今，十年有餘，你撫心自問，可有大過處？」寶玉道：「妹妹怎麼說？我的心你很

知道，從來不作歪心待人，不肯說人歹話。頑意兒是有的，那有什麼大過呢？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你聽我說：你我兢兢自守，雖不肯私期密約，苟且胡為，其實兩下私心愛慕，鬱結於中，有傷父母遺骸，即是你我

的罪過。所以必遭魔折，再得重生『雖是前世因由，今生還要仟悔，深立根基，才保得此身，不致再遭涂毒。若不臨深履薄，猶恐

墮落頹危。這是你我切己修身之要，萬不可忽略的。」寶玉垂淚道：「妹妹這話，令我驚喜感敬。竟要寫在帕子上，藏於衣內，永

以為佩，才不負你這片血心。從前師父教給我講書習善，何曾有這般愷切。」

　　黛玉又道：「還有過處：我不該語言尖利，有傷厚道；你不該貪愛優伶，自墮其志。這都是前世的過失，於今你我自新修善，

煉到無理，豈不是塊精純美玉了？」

　　寶玉聽到此處，忘憂轉樂，又要求歡。黛玉道：「今夜且停一宵，還有些話，爽性說個通暢。」寶玉問：「還有什麼話？」黛

玉道：「還要回太太：將襲人、鶯兒也給你收了。我這邊婉香、紫鵑，寶姊姊那邊襲人、鶯兒，這才均勻。你有了咱們六人，那些

外慕的想頭，可以代你具結，從此都打滅了。你想可是這麼著？」

　　寶玉道：「不好了!我於今是個空空道人，我的心沒有了。」黛玉吃驚道：「好好的，怎麼又說起瘋話來了？我若說的不是，你
不依使得，怎麼這樣瘋傻的嚇人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別怕，聽我注解：我的心事竟被你說明、說透、說穿、說盡了，猶如我的心擱

在你肚子裡；不但擱在你肚子裡，還是擱在你的心一塊兒；不但擱在你的心一塊兒，還是合你的心攪在一團兒。我的心既在你肚子

裡，所以此時你有兩個心，我是無心的了。」

　　黛玉輕輕擰了寶玉一下，說道：「你這話疼死人。我又問你：寶姊姊合我，連他們四個，共六人。你只一個心，六人的分兒，

你怎麼分派？」寶玉道：「待我細想。我一個心作十分派，要把了你四五分，婉香分半，紫鵑、襲人、寶妨姊各一分，鶯兒半分。

」黛玉道：「這派的還欠當，我代你重複分派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倒要領教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才說無心，把你擱在我肚裡這個心，

歸了原，再把我的心貼了你，你於今作有兩個心。你那個先天本性赤子之心，我已知道，全個兒把了我了，此心算你的，算我的，

彼此無分；這個後天的心，分作十分，派婉香三分，寶姊姊二分，紫鵑二分，襲人二分，鶯兒一分，次第是這麼著。至於分兩，襲

人的二分還要穩些，鶯兒一分軟些，這才定准。你待紫鵑原厚於襲人，無如襲人合你情重多年，你待他的心自然有這個分兒。」寶

玉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你把我的心機使得比我自己還靈活些。你竟是我心內的心，情中的情了。」

　　黛玉又問：「你打算那一天再到寶姊姊那邊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可憐你我好容易巴結到今日，此時正在連理交枝，何能離間？至

少也要過了滿月，再到他那邊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使不得!依我說，再耽擱幾天，你就過去才是。寶姊姊合你新偕末久，不可冷落他。
估量他待你的心同我彷彿，不可辜負他。此後倫常之事，一切都要公平，方免旁人物議。」

　　寶玉恍然大悟，點頭不迭。黛玉又道：「此時寶姊姊見你我成了姻緣，卻不妒我，也不怨你，那種不熨貼，不協洽，說不出的

道理，很苦惱；為什麼呢？他存了個怕我的心，明知你我情深似海，怕我將你的心都籠絡住了。你既心向於我，自將他冷落下來，

徒有夫妻之名，究無恩愛之實，這還了得？我是這樣猜他。你把我這些話告訴他，使他知道我的心跡。此時他係獨自一條心，料定

咱們共一條心，將來我還要把他的心拉在咱們一塊兒，化作三人同心，這才妥協。」寶玉道：「他若疑咱們另有異心，那就是他糊

塗。」黛玉道：「也怨不得他。你設身處地代他一想，自然如此。俗說嫁一夫靠一主，他也是好容易才巴結到嫁了你，你若一心向



著我，叫他靠著誰呢？所以必要把我的心跡對他說明了，他還有許多扶助你我的道理，一同整理家務，豈不好嗎？」

　　寶玉仔細一想，對黛玉道：「妹妹用盡苦心，為我周旋，我又想起許多話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更漏已深，不必說了，歇了罷。

」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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